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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前几天，天津市和平区居民王女士从家里

收拾出一大包旧衣服，有十几斤重，拎到楼下

投进了小区的旧衣回收箱。

  “很多旧衣服实际上也不怎么旧，扔掉了

可惜，还可能污染环境，如果能处理后再利用，

送给有需要的人，也是一件好事。”王女士说，

她近3年来至少向小区的旧衣回收箱投放了上

百斤旧衣。

  而看着旧衣回收箱上“捐赠”“慈善”等字

样，她一直有个疑问：这些旧衣真能得到妥善

处理，送到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上吗？

各地设旧衣回收箱

有人仿冒慈善组织

  据公开报道，2014年前后，各式各样的旧

衣回收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居民小区

里。2019年，山东省循环经济协会废纺织综合

利用联盟专委会曾统计，在山东一共有2.3万

多个废旧衣物回收箱，废纺专委会成员企业每

年能回收废旧衣物30万吨。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天津

两地大大小小30多个小区，并采访江苏、安徽、

浙江等多地居民了解到，在城市里，几乎每个

小区都能见到旧衣回收箱，有的小区一处就并

排摆放了4个旧衣回收箱。这些旧衣回收箱，除

了少部分是旧衣回收App的线下回收点，大多

数箱体上印着“××慈善协会”“捐赠”“××回

收项目”“民政部备案号”等字样。

  那么，不少印有“××慈善协会”“捐赠”字

样的旧衣回收箱都是慈善组织设立的吗？

  记者咨询天津市民政局得知，摆放在小区

内的旧衣回收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慈善组织

设立，属于公开募捐，这种行为应当取得公开

募捐资格，同时应当在箱体的显著位置印上组

织名称、募捐资格的证书、联系方式等，同时还

要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以下简称慈善中

国平台）进行公示；另一种是个人或企业对旧

衣物回收处理，这是以商业方式进行垃圾分

类、有偿回收旧衣物的形式，但投放的箱体不

是募捐箱，也不在公开募捐范围内。

  该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是否属于慈

善行为很好辨认，箱体上有“环保”“再生利用”

等字样的是商业行为，箱体上有“慈善”“爱心”

“公益”等字样的则属于慈善行为。

  据了解，目前天津市以慈善名义开展的旧

衣回收项目只有两个。但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

现，箱体上涉及的慈善项目名称至少有5种，仅

有之前工作人员提到的旧衣回收项目按照有

关规定标明了投放单位、监督单位的名称和电

话，其他回收箱上的信息仅有项目名称和联系

方式，有些连回收去向也未标明。

  记者尝试拨通这些箱体上留下的联系电

话，9个电话中有2个关机、3个空号、3个一直无

人接听，唯一一个打通的，对方表示自己不清

楚什么旧衣回收，只负责安装这些箱子，有需

要可以联系。

  其中一些回收箱印有“衣衣不舍”公益环

保项目。记者登录慈善中国平台发现，该项目

的发起组织为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同时募捐

进展情况上写着“该项目没有在任何平台及线

下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经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

与项目合作方沟通后，停止合作该项目”。

  天津市蓟州区的孟超从事旧物回收工作5

年，包括旧衣回收。他告诉记者，收集来的旧衣

物主要有两类流向，符合捐赠要求的旧衣将捐

赠，不符合捐赠的将用于环保再生再造等。“实

际上真正用作慈善，捐到贫困山区的旧衣可能

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

  “我们把混合到一起的各种衣物称为‘统

货’，一吨大概能卖1000元，如果经过分类或者

深加工，价格又会翻几倍，比如好的牛仔面料

的衣服，一吨可以卖4000元，羽绒的、羊绒的衣

服可能一吨几万元。因为存在较高的利润空

间，有些商贩就动了歪脑筋，自行在小区放了

些以慈善为名的回收箱，想做无本生意。”

  孟超向记者透露，这几年经常有人拉着从小

区回收来的旧衣物去他那卖，“基本上一个月去

各个小区转一回，打开箱子把里面的衣物拉走就

行了，一回大概能拉一吨左右。有的小区内有好

几个旧衣回收箱，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放的。”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旧衣回收箱”为关键

词检索发现，有许多宣传可以专业定制公益爱

心捐赠旧衣回收箱的网店。其中一位客服告诉

记者，他们这边既有通用箱体，也可以根据每

个省市的情况或者个人需求进行定制。

  随后，客服发来一张印有“福建省××公

益项目”的回收箱样片，上面还有民政部门的

备案号。在慈善中国平台，记者查询到确实有

该旧衣回收公益项目，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个人

或企业能否直接使用印有该公益项目的回收

箱时，对方没有明确回复。店铺信息显示，该店

旧衣回收箱月销量为100多个。

  除了仿冒慈善组织设立旧衣回收箱，记者

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小区的旧衣回收箱，因

为长期无人使用和管理，已经生锈变形，成了

垃圾箱。还有的回收箱因为箱体损坏，箱门半

开，里面露出来大堆衣物。

回收旧衣去向不明

奖励兑换存在猫腻

  除了线下旧衣回收箱，线上各种旧衣回收

小程序、App等也逐渐多了起来。记者在某平

台搜索发现了数十个可上门回收旧衣的机构，

其中“白鲸鱼旧衣服回收”最近使用人数超200

万，“快门回收旧衣服回收”“铛铛一下旧衣服

回收”等最近使用人数超100万。

  与一些以慈善为名的线下回收不同，线上

旧衣回收多是有偿的，许多都是免费上门回

收，不收取快递费，回收后还会给予用户一定

的“奖励”。

  以“飞蚂蚁旧衣回收”为例，在衣物回收

后，会发放环保证书、奖励蚂蚁森林能量和从

以下活动奖励中选择一项：每回收1公斤衣物

奖励0.5元现金红包，可提现；每回收1单旧衣帮

你捐赠100克动物口粮给流浪动物救助站；每

回收1公斤衣物可获得50颗环保豆，环保豆能

用来兑换各种生活用品、App会员等。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线上旧衣回收同

样也存在一些问题。

  前不久，记者在某回收平台下单了一份旧

衣回收订单，约定下午5点取货，可一直到下午

6点半都没有人联系，咨询客服后得知，快递并

不是平台自身的，而是和其他快递公司合作

的。记者联系快递员后被告知，他不清楚系统

为什么会把这个订单派给他，想上门回收旧衣

要等他先把手头的件派完才行。后来上门回收

的时间一改再改，直到第3天才顺利将这箱旧

衣物寄出。

  记者总共打包了11件春夏衣物和一双鞋

子，在寄出之前特地称了下重量，显示为3.8公

斤。快递员取走旧衣时并未称重，但寄出后订

单页面却显示回收重量为10公斤，快递费用为

42元（回收平台承担）。随后，记者向平台客服

反映了此事，客服称会有专门负责结算运费的

人进行处理。

  在回收追踪页面，记者只能看到寄出的旧

衣从快递站点到达回收平台仓库的过程，再往

后旧衣如何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旧衣回收，这种情况都普遍存在，尤其线下旧

衣回收更是如此，许多人在将旧衣放到回收箱

后便“两眼一抹黑”，去哪了、被谁拿走了根本

不清楚。

  除了回收环节，线上回收后的奖励兑换环

节也有猫腻。

  今年2月，江苏省苏州市的尹先生通过线

上旧衣回收平台寄送了5公斤闲置衣物，兑换

了一张20元的礼品券，并用礼品券换了一瓶1

公斤的洗衣液，但时至今日平台一直以苏州有

疫情为由不发货，而其他快递早已正常发货。

在查看了评价信息后尹先生发现，还有很多用

户遇到了和他相似的问题。

  今年5月，湖北省武汉市的肖女士在某旧

衣回收App上完成了一笔旧衣回收订单，订单

奖励页面显示，她能够得到52元现金红包。肖

女士选择提现后，钱迟迟未能到账。其间，肖女

士尝试联系过在线客服，也拨打过人工客服电

话，均未果。

定期公开募捐情况

完善流程加强监管

  今年3月17日，民政部发布《关于禁止不具

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以慈善名义开

展废旧衣物回收的提示》，强调只有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才能开展公开募捐活动。

慈善组织如发现冒用本组织名义的，要及时发

布公告澄清事实并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而现实中，为何冒用慈善名义、消费他人

爱心的旧衣回收行为长期存在？

  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看来，这

是利益所致。“一些企业或个人明明从事旧衣

回收的营利行为，却将自己包装为从事旧衣捐

赠的慈善行为，甚至不惜假借民政部门的名

义，利用居民的爱心骗取捐赠衣物。”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检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指出：“法律实施四年多来，全国31个省（区、

市）很少依据慈善法实施行政处罚，大部分设

区的市四年来一直是‘零处罚’。检查发现，部

分基层主管部门行政监督不到位。”

  孟强说，这种仿冒行为应当由被仿冒的民

政部门进行干预或者将线索转交有关执法部

门，市场监管部门和治安管理部门也应当予以监

管，如果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当介入严惩。

  此外，慈善法规定，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其募捐情况和

慈善项目实施情况。公开募捐周期超过六个月

的，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募捐情况，公开募捐

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募捐情况。

  但记者在慈善中国平台查询后发现，一

些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行为存在公布不及

时、不清晰等情况，有的项目5年前发起至今

仍显示“慈善组织就该募捐方案尚无进展情

况描述”。

  相比而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

展基金会发起的“旧衣可循环回收”项目募捐

进展情况则记录清晰———“2021年12月15日，中

国绿发会‘旧衣可循环回收’项目向湖北沙洋

县农村福利院捐赠军大衣100件、蚕丝被100

套，价值26000多元。”这样日期清楚、衣物明晰

的记录，从2020年6月至今有十几条。

  在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愿意将旧衣进行

捐赠，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规范旧衣的回收利

用流程，别让自己的善意成了别人的生意，同

时也希望不管线上还是线下，回收的旧衣详细

去向相关App和网站能够及时公布。

  记者就此事咨询民政部和天津市民政局

得知：开展旧衣物回收箱清理整顿行动一直都

在进行，如接到有关违规放置旧衣回收箱的举

报，将进行调查、处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

展，贫困山区对于旧衣物的回收需求越来越少，

很多民政部备案的慈善项目业已到期，未来的

旧衣回收工作可能将更多的由相关企业来进

行，由此淘汰的旧衣回收箱也将逐渐清理。

  “无论是慈善旧衣捐赠，还是旧衣回收，都

涉及垃圾回收、消毒清洁、环境保护等各方面

的问题，在旧衣回收中，出售旧衣时还存在消

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因此，从事相关行为的

主体，应当遵纪守法，合法合规经营，为我国的

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废物利用、爱心捐赠事业

作出贡献。”孟强说。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欣

  近日，中消协发布的《2022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

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随着全域电商带来的渠

道变革的推进，日常流量的获取转化将逐步取代促销节

点的集中爆发。新产品、新品牌和新的消费趋势，将引导

市场逐渐由销量至上转向更为理性的生意逻辑。平台从

大张旗鼓争流量到小步快跑要“留量”，消费者从“冲动剁

手”到“理性种草”，将逐渐走向常态。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618”促销活动期间消

费负面信息主要集中在产品质量、快递配送、价格促销和

直播带货四个方面，涵盖了线上线下、传统刚需与升级类

商品多个维度。

  对于直播带货的种种乱象，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

家呼吁，明确和压实平台责任，提升主播等群体的法律意

识，持续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平台须严把质量关

切实保障用户安全

  《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产品质量”类负

面信息77.6万条。6月1日，“小米电视屏幕自动脱落”“米动

青春电子手表漏电烧伤皮肤”的舆情关注较多。6月15日，

“广西消费者曝网购电饭锅电源处冒烟，客服回应正常现

象”，相关讨论信息在视频平台引发关注较多。

  比事故苗头更让人“害怕”的，是平台客服回复“别害

怕”时暴露的“无底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

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告诉记者，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应

该立即停止使用，向厂家询问具体原因，厂家应该针对消

费者的询问作出真实说明，并排除产品使用的有关风险。

如果厂家不配合解决或推卸责任，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

侵害，消费者可以向消协或有关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申

请仲裁或到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解决。

  同样，米动青春电子手表灼伤手腕是否为设计缺陷、

小米电视屏幕脱落的原因到底为何，尽管可能还需要权

威公正的技术鉴定，但平台品质管控的能力与手段，显然

更待“全链条”“无死角”的及时检验。

  中消协表示，质量与安全是消费者权益的底线保障，

无论是日常销售还是集中促销，平台作为供需两端的重

要桥梁，严把商品质量关既是必备功课，更是法定责任。

  “类似产品质量问题，一般不属于平台明知或应知的

范围，只要平台履行了资质审核、日常管理等责任，一般

不用因此承担相关责任。”陈音江说，但平台发现平台内

商品存在类似问题时，应及时采取下架问题商品等应急

措施，避免给更多消费者造成进一步损害，否则也要承担

相应责任。

快递员拒绝送上门

影响客户消费体验

  《报告》显示，监测期内收集有关“快递配送”类负面

信息59万余条，负面信息在6月13日出现峰值，峰值出现

主要涉及极兔与申通两个快递品牌，分别为极兔快递个

别网点被曝拖欠快递员工资造成大量快递积压，申通快递员拒绝送猫砂上门。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快递送货上门是指送到消费者指定的地

址，快递员将快递放楼下不上楼，显然不属于送货上门。这里要作对消费者有利的解释，

送货上门指的是家门而不是楼下，更不是小区门。

  陈音江说，快递人员要送货上门，其含义就是要把快递物品送到消费者的手上，并

且提醒收件人当面验货。因此，如果快递员将快递放在快递柜，必须先征得收件人的同

意，不能擅自决定。如果快递被擅自放进快递柜了，消费者可以联系快递员，让其送到收

件地址，如果快递员不配合，可以与快递公司或发货方联系。协商不能解决的，还可以向

消协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请求调解解决；必要的时候，还可通过申请仲裁和到法

院起诉等方式，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此，中消协称，快递员是商品与服务和消费者“见面对话”的“窗口”和“前哨”，其

服务水准直接影响客户消费体验。舆情围观中暴露出来的极兔快递个别网点快递积压、

申通快递员拒绝送货上楼问题，都说明平台在促销期间不能仅考虑如何将商品“送出

去”，还必须设身处地地关心配送方和消费者怎样更好地“接过来”。

低价引流虚假促销

触及红线亟待治理

  《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价格”类负面信息29.6万条，相关负面信息在6月

1日和10日较多。舆情关注点为先涨价后打折的虚假促销行为。

  某平台显示，有多条关于美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的投诉。典型案例中提到了美

的多款家电被曝先涨价后打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被美的电器反向“薅了羊毛”，其曝出

美的多款家电产品先涨价后降价，实际成交额与原价几乎无差，甚至有产品叠加折扣后

还贵了60元。

  刘俊海说，先涨价后打折的套路，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消费者

有权撤销合同。而如果确实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以要求返还一倍价款以及赔偿三倍价款。

  针对有消费者付尾款时发现超出原本宣传金额的问题，陈音江说：“尾款超出原本

宣传的金额，属于单方违约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按照原约定继续履行订单，也可以要

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相应损失，比如赔偿相关差价等。”

  商家涉嫌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平台是否有责任？刘俊海认为，平台要守土有责，一

定要为消费者站好岗、放好哨、把好关。同时，为杜绝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监管部门也

应对这些行为予以处罚，要及时用好用足法律赋予的行政指导、市场准入、行政监管和

行政处罚等权限，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中消协也指出，事实证明，低价引流“宰客”的打法尽管可能短期奏效、一时获利，但

这种肆意围捕消费存量、透支商业诚信的做法，不仅已经触及监管红线，更是对品牌商

誉的轻慢、对消费者相关合法权益的无视。而无节制、无底线的价格战，最终将打破价格

合理与质量保障之间的平衡。

背离基本生活常识

离谱造假引发质疑

  《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直播带货”类负面信息23.7万条。6月18日以后舆

情信息量开始增多，6月20日达到阶段性峰值。峰值出现主要指向两个方面的舆情讨论：

一是新东方加入直播带货，开辟了带货新模式，人气大涨之时，“东方甄选被投诉桃子霉

烂长毛”等词条也登上热搜；二是违反常识的农产品带货直播越发离谱，考验消费者忍

受限度。

  针对直播带货的新模式，陈音江建议，要明确和压实平台责任。无论是传统电商平

台，还是新兴短视频平台，只要是为直播带货活动提供了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

发布等服务功能，尤其是开通了入驻功能的，就必须履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

同时，要提升主播群体的法律意识。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的作用非常明显，要带头遵

守法律法规，遵循社会公序良俗，不做虚假夸大和误导性宣传。

  “商业直播的创新和破圈，从来都不能背离最基本的生活常识与商业伦理。”中消协

表示，对于那些让鸡蛋和西瓜长在树上的直播网红，舆论也没有止步于惊叹其“脑回路”

的“清奇”，而是发出“如此离谱造假的带货直播，缘何能够在日活量几亿的平台上大行

其道”的强烈质疑。

  “市场会失灵，监管者不该失灵。”刘俊海建议，既要包容合法的商业模式，也要对以

欺诈消费者为核心的商业模式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消费者要明明白白看广告，认认真真

签合同，淡定从容存证据，依法理性去维权。

  陈音江也建议，要持续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针对直播带货这样的新型模式，一方

面要坚持审慎包容监管，另一方面必须守住法律的底线，确保其在规范中发展。对于管

理不力、屡屡出现问题的平台，要通过约谈、责令整改等方式督促其整改落实；对于明显

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主播和商家，要依法严厉处罚，并根据侵权严重程度列入

信用黑名单，切实增强监管的实效性和震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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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衣回收是公益还是生意？

一线调查

  每到搬家、换季等时节，不少居民家中就会淘汰一批不穿的旧衣服。对于许多想要“断舍离”的居民来说，这些压箱底的旧衣服留着占用空间，直接扔了又有

些浪费。于是，旧衣线下回收站点和线上回收平台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旧衣能再利用自然是件好事。可人们也不禁会问：旧衣回收后到底去了哪里？那些宣称慈善、捐赠的回收真能把旧衣送到需要的人手上吗？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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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调查旧衣回收去向

《公益还是生意？》 漫画/高岳  


